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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我今年又有机会回访故乡江苏省吴江县。屈指算来，离我1981年三访江村正好十年。这十年故乡的变化真大。十年前吴江有名的七大镇正从冷冷清清的衰落景象里抬起头来，一股生气引起了我的注意，启发我作出调查研究小城镇的倡议。

从那年起，我每年都回乡考察，江村的老乡提醒我今年是第十五次访问了。这十年里我看着这一带的农村里房屋从草房变瓦房，一层变多层，联门接户变成了别墅式的小楼房。我看着农村里兴办起了一个个作坊式的小工厂，又看着它们逐步成为厂房宽敞、配备了现代机器的现代企业。我看着农村的青少年里冒出了一批头脑敏捷、眼光宽阔的农民企业家。这一切正是我早年梦寐以求的变化，真没有预料到今生亲眼看到我的家乡竟会在这短短十年里发生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每次回乡总是不能不有些激动。

这次回乡访问的时间虽短，还是匆匆忙忙地跑了几个突出的乡镇，又得到了许多启发。回来坐定，整理一下思绪，写下这篇文章。

一、从温饱到小康

总的说来，吴江这十年正是从温饱型经济进入小康型经济。我三访江村时，该村的人均收入还刚接近300元，这次一问已达到1300元，增加1000元。以吴江全县平均数来看1980年的人均收入是230元，1990年是1176元。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1980年是9亿元，1990年是59.2亿元，10年增加了5倍多。

江村的农民进入80年代时可以说已经越过了人均收入200元的贫困线。我在《三访江村》里对当时农民的生活曾有所描述。总括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一天三顿干饭，冬天人人有棉衣棉被，吃穿不用愁。”这是民间的温饱标准。以吴江全县说，大体和江村相仿，是在八十年代始越过贫困线进入温饱经济的。

进入温饱线以后，农民生活上感到紧张的是住的问题。孩子长大了要结婚，但没有房子，做父母的干着急。我在三访村时见到有些较富裕的人家开始在原有的旧屋前后左右设法添造新房，象是老房子出一个个瘤，把原来已经很狭窄的弄巷搞得更曲折难行。拆掉旧房翻造新屋，大体上是要人均收入超过500元进时才开始。吴江县1985年前后农村里掀起了建筑热，那时人均收入664元。到八十年代后期，一丛丛白墙黑瓦的楼房出现在公路两旁，给人以江南确是富饶的印象。

吴江人均收入1988年越过千元大关，接近了小康边缘。这时农村里出现了争购家用电器的高潮。在一座座楼房屋顶上树起了密密麻麻的电视天线标杆，使人触目。以江村说目前已有80%的人家拥有电视，30%拥有冰箱，自行车已成了家常的交通工具，平均每户1.9辆。

吴江县算不算已经进入小康型经济？江村农民的生活能不能说已经走出了温饱型的界线？我还不敢作出肯定的答案。如果说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作为一条温饱和小康的分界线，那么吴江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3，114元，按1981年汇率计算，已超过800美元。但是考虑到统计数字中有没有水分，汇率又应当怎样算法，都还有问题，不如保守一些说，吴江经过了十年努力已接近小康水平了。

二、小康水平是怎样得来的

吴江在苏南各县中在经济上是处于中等偏上的地位。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是59.2亿元，跟超过了一百亿的无锡县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它也有它的物点：农业稳定，副业兴旺，工业发达，创汇力强。以外贸收购额论，它在江苏省县级中名列第一，已连续九年，称“九连冠”。

吴江经济的特点和他所处地理条件有关。它的西境靠太湖。太湖里的水流入海，在吴江境内留下了一片片大小湖荡，形成纵横交错的水乡。水乡的交通既便又不便。在人际往来，货物运输依靠舟楫的时代，交通是方便的。但是水乡的陆上交通却十分不便。吴江的23个乡镇直到前几年才全部通公路。这种地形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是有优势的，要发展现代工业就很受限制。吴江离上海较无锡和吴县都近，但是不在沪宁铁路沿线，工业发展就慢了一步。我们这些吴江人过去在苏州人和无锡人眼中是土头土脑的乡下人。

土气重一些，对农业就亲一些。农业是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在吴江表现比较清楚。这次回乡，吴江县的负责同志向我介绍情况时首先强调说，农村是吴江经济的主体。全县76万人中65万住在农村里。1990年59.2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中44.7亿元来自农村。吴江的工业和贸易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并在农村里发展起来的。这番话，我是能领会的，而且认为说到了这地区这10年来经济发展的本质。

我曾说过，要理解苏南的乡镇企业必须懂得这地方的农民是把这些企业作为农村的集体副业来看的。在农民的意识里农业还是农村的主体，尽管副业收入超过农业，主副之别还是不变的。苏南的乡镇企业当其初生时确是为了吸引农村里多余的劳力和补充农家的收入，和其他“副业”并无不同。后来乡镇企业发展得快，经济收益远远超过了农业，这时农民毫不犹豫地“以工补农”，一直发展到“以工建农”。可见在农民的意识里乡镇工业是农业的延伸，有点象亲子关系，所以工业有反哺的义务。乡镇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工农关系不能不说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促进苏南农村这10年里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反映在苏南农村里农副工三业的协调发展，它们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促进了农业稳定，副业兴旺和工业发展。在吴江这个循环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吴江这10年里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引起农业的萎缩。他们的农业在实际耕种面积略有减少的情形下，主攻单产，稳定总产。全县80万亩耕地，连续五年粮食总产超过5亿公斤，亩产超过625公斤。全县城乡76万人，连续9年人均占有粮食超过650公斤。可见吴江的农业是稳定的。

多种经营是吴江的传统优势。它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水产历来是农村的大头产品。不仅家家户户几乎每餐都用鱼虾下饭，上市的商品1990年超过4万吨。吴江农村里特别重要的副业是栽桑育蚕。1990年桑园近9万亩，蚕茧产量达8千吨，在苏南首屈一指。在苏南象无锡那些原来也是蚕桑产地，这10年里却走了下坡路。吴江之所以能保住这项副业是由于它和丝绸工业密切结合。以江村来说，由于扩建丝厂，相应地也扩大了桑园面积和蚕茧产量，使副业的产值在三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80年的13%增长到24%。吴江自从引进了兔毛纺织厂后，作为农村副业的兔毛产量也得到稳定，在全省保持前列的地位。吴江其他的农村副业也同样有所增产，所以说副业兴旺。

吴江这十年的经济腾飞中起关键作用的无疑是工业的发展。全县工业企业1970年189个，产值1.4亿元，1980年1863个，产值6.9亿元，1990年2493个，产值54亿元。主要是乡镇村办的企业，1990年有2，284个，产值40亿元。吴江的工农比例在这十年里已从7∶3提高到9∶1。从产值上看工业远远超过了了农副业。我们可以说，把吴江从温饱型经济上升到小康型经济主要是工业化的结果。

如果我们深入一步去观察可以见到，吴江工业化的特点：一是主要以乡村为基地发展起来的，直到目前乡和村两级所办的工业产值还占工业总产值的74%；二是主要以农副业原料的加工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以丝绸为主的纺织品产值目前还接近工业总产值的一半。

这次访问中，我发觉，我一直把它们包括在“苏南模式”中的苏南各县，如果迫近了观察，还是各有各的特色，在统一性中还是各有各的个性。吴江就走出了一条由它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所形成的发展道路。这条路子从总的方面是和苏南各县一致的，但具体细节却不一样。例如“无工不富”的一点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走发展乡镇企业的致富之道。但是发展什么工业，怎样发展等问题上，却都能各自按其具体条件各显神通。我认为这点认识对今后开展小城镇和城乡发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只有深入了解各个地区发展过程的个性，才能看清楚各地区今后继续前进的具体方向。这也是我在这篇汇报中强调吴江在苏南模式中所具特色的原因。

三、不愧是丝绸之府

谈到吴江这十年工业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各乡镇上丝绸业的兴旺。丝绸业本来是吴江的传统优势。我在三十年代所写的《江村经济》里就把当时农村凋疲的直接原因归之于丝绸业的衰落，因而引起农村里蚕丝副业的危机。八十年代我国丝绸业复兴了，历来以“丝绸之府”闻名的吴江，随着繁荣了起来。1980年桑田面积5万7千亩，蚕茧产量3300吨，白厂丝265吨，丝织品3400万米，1990年桑田面积接近9万亩，蚕茧产量接近9千吨，白厂丝800吨，丝织品1.3亿米，全县丝织企业300多家，产值超过1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3%。真丝绸出口收购量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不愧是中国的丝绸之府。

我这次访问的重点是吴江丝绸业中心的盛泽镇。这个解放初期有2万2千人的镇，到1983年我去访问时，也还只有2.6万人，经济停滞了有30多年。现在全镇人口已达10万，其中8万人有本镇户口，已恢复了“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历史盛观。现有丝织、印染、服装等可以列入丝绸类的企业130多家，其中几千人以上职工的大厂就有十多家，拥有各种丝织机1万多台，职工总数近4万人。包括该镇农业和其他各种企业在内，总产值18亿元，占吴江工农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这个镇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镇容大为改观。它原是个古老的手工业作坊的集中点。解放初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起了四个丝织厂，当年我参观过其中最大的新生厂，也不过有100多台铁木织机。工人坐在织机上层的旧式提花设备上曾给我很深的印象。现在这类织机只能在丝绸博物院里看到了。新生厂的面貌完全变了。我们这次寄宿在这个厂名叫醒狮酒家的招待所里，它的建筑和设备都不下于大城市里新建的旅馆。每天要接待许多来厂洽淡的客商，常常应接不暇。

我这次还特地去拜访另一家丝绸厂即新民厂的毕玉明经理，他是我在1957年重访江村里结识的老朋友，现在已是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全国纺织系统的优秀企业家。他从70年代起，担任该厂厂长，把由若干个体作坊合并起来的集体工厂，办成了一个技术上全国领先、产值连续两年突破亿元大关、创汇2000万美元的现代丝织厂。我记得前几年去该厂参观时，平生第一次看到“无梭织机”，感受到现代技术的威力。这次去看时这种喷水织机已经不算先进了，又新装备了近50台称作“绕性剑杆”的织机。这位朋友在旁说，“我们不从技术上改进，怎能在国际市场上站得住呢？我就是用新技术创汇，用创汇来引进新技术，搞个良性循环。”我高度赞赏他的经营之道说：“你在实践中走出这条技术兴工之路了。”

从整个盛泽来说，这10年来丝绸工业的发展，除了由于这些从传统经济中继承下来的，当地称大集体的县办工厂进行改造外，还积极创办了15家镇办和103家村办的中小型丝厂。这些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达10亿元，超过了大集体的产值。

在盛泽的乡镇企业中最突出的典型是现在被评为省级先进企业的盛泽镇印染总厂。它创办于1984年，以55万的贷款，74名职工，6只染缸，11间简易棚起家，从印染扩大到生产真丝绸及各种化纤合纤产品，形成了纺织印染一条龙的企业集团。1987年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90年生产量达1.4亿米，产值超过4亿元，纯收入2000万元；目前已有职工1195人，日产能力达60万米，是全国最大的丝绸化纤印染专业厂，1990年在全国乡镇企业“十大百强”评比中获得第二名。我请教该厂的经理取得这些成绩的经验。他强调的是强化管理，深挖潜力。他最得意的是连续5年保持“三无水平”，即无贷款、无外债、无应收款。他说：“这们这个厂真正发展在国家宏观控制最严的1989年，国家银根抽得越紧，我们厂的优势越能发挥。”这里所说的优势就是“三无”。

这个厂之所以能做到“三无”，与盛泽镇对乡镇企业的培养政策是很重要的。政策规定企业税后利润的70%给企业，充实流动资金，并规定国家对乡镇企业的优惠税收100%留给企业，扩大再生产。而且坚持职工分配低于效益增长，厂长报酬一般是职工的2——3倍。这样使乡镇企业能依靠自身的效益不断扩大生产，象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盛泽镇不仅对镇办的企业，给于充分的营养，而且腾出力量采取政策倾斜，重点扶持，促进村办企业，使丝绸工业全面开花。去年全镇共向村办企业投入近一千万元，使七个村已形成拥有百台织机以上的规模。他们又引导各村向外地搞联营，和外发加工。现在盛泽周围农村里已有2千多台个体织机接受盛泽各村的外发原料，加工生产，全镇村办企业销售额已超过1亿元。

四、贸工农一条龙

丝绸产量大增固然表明了盛泽的兴旺繁荣，出产的商口却必须有畅销的市场，生产才能继续。企业依托市场，市场引领企业。这几年盛泽丝绸业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吴江东方丝绸市场的建立。

我记得1985年春从温州考察回来就注意到乡镇企业要继续发展必须狠抓流通。建立小商品大市场。下一年我很高兴地看到盛泽办起了东方丝绸市场，我还替它题了字。经过了五年我再去访问时，这个市场已经扩大了好几倍，真是万商云集，店面栉比。1990年在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销售额仍持续上升，达到6.1亿元。

吴江的丝绸生产以市场经济为主，列入计划的比重很小，除外销产品由国家计划外，70%以上的产品由市场调节，而产品销售主要靠企业自寻销路来解决。所以过去每年都有大批销售人员在全国各地“满天飞”，不仅花费大，而且效益差。我曾把这种流通方式称之为“肩挑式”。东方市场的建立就是让卖方在场内开店设柜，等待买客上门，由肩挑式变成了“坐庄式”，在流通方式上提高了一个档次，促进了贸易，提高了生产。例如盛泽第二丝织厂原来靠外勤“周游列国”推销产品，产品还是有积压。他们进场设点经销后，积压的70万米织物很快找到了用户。同时，依靠市场，信息灵通了，12种畅销品种是通过市场定产的，使该厂生产规模得以扩大，织机由115台增加到300多台。

当市场建成启用后很快就拥有500多家门市部和摊位，日人均流量达三千多人，现在每天销售20多万米丝织品，日平均销售额可达200万元。1990年这个市场为各企业销售各种丝织品8千万米，占全县丝绸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同时，市场和化纤厂联营代销，为当地丝织厂供应原料，并且适应乡村企业小批量、多规格的需求提供方便，一年内销售化纤丝、人造丝1.5万多吨。市场还协助丝织厂进行技术改造，每年有10多个项目。现在盛泽的丝绸企业和东方市场已经发展到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了。

盛泽的东方市场是当地农民企业家自己摸索出来推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机制。同时也可以说乡镇企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商品经济规律的诱导下，人们必然会认识到生产和流通的互相依存性，而促进了贸工农的结合。事实上这就是在1988年前后，吴江提出了“五龙夺珠”的原因。他们通过丝绸业发展的实践，明白栽桑、育蚕、烘茧、缫丝、织绸、印染、服装之间的衔接关系。早在80年代初期，我的姐姐蚕丝专家费达生已在《经济日报》上提出过蚕丝业的复兴必须把从栽桑到服装间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密切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业进行改革提高。这种综合依存观点，用民间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一条龙”。

丝绸一条龙提供了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模范，在吴江称它作“老龙”。跟着这条老龙又形成了四条小龙。第一条小龙是从养兔起到织成兔毛衫上市。吴江原是江苏全省养兔最多的一个县。我在1983年三访江村时曾鼓励农民养兔，因为兔毛价高，农村里一个老婆婆在家里养10只兔子，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就不愁了。但是不幸在80年代中叶兔毛价大跌，许多农民气得把兔子杀来吃了。吴江县里为此向日本以补偿贸易引进了一个毛纺厂，把兔毛纺织成兔毛衫，挽救了养兔业。今年又从德国引进了一个高级的毛织厂，投产后，养兔业更有了发展的希望。现在全县饲养毛兔30多万只，出口兔毛纱600多吨。

第二条小龙是蔺草织成塌塌米出口。吴江北部和苏州南部的沼泽地区适宜种植席草。历来就有用席草织成草席供苏南地区夏天铺床之用。近年来又向日本引进新品种，当地人称作蔺草，蔺草是日本家家户户用来铺地的塌塌米的原料。最近已和日本合作用机器生产塌塌米。1990年在吴江境内蔺草种植面积已有4500亩，经过编织创汇350万美元。

第三条小龙是用家畜的皮革制成各种用品。1990年制成猪羊皮革40多万件，制成出口服装15万件。

第四条小龙是瓜菜加工。各种传统酱菜是吴江的特产，在国内相当有名，而且可以出口，1990年达1400吨。

吴江提出的“五龙夺珠”主要的意义是把农村里的农副业和工业同贸易挂上钩以稳定农业，促进工业。转过身来也可以看到吴江的工业主要是从农副产品加工上发展起来的，这固然是苏南乡镇企业共同的特点，但是与沿沪宁路各县相比较，这个特点在吴江似乎更为突出。吴江的工业中领先的是纺织工业，占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而仅次于纺织业的机械工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六分之一。吴江之所以能维持这个特点，而且发挥了这个特点，我认为这是与把农副工贸密切结成一条龙分不开的。

五、左右开弓  两个市场

吴江抓流通来促进生产，在这十年里取得了成效。在抓流通时，他们采取了“左右开弓，两个市场”的方针，就是同时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

发展外向型企业生产出口商品在吴江是有传统基础的。在早年的海关输出记录里有“辑里丝”这个专项，“辑里”据说是当时外商用来称吴江这一带的地名。本世纪初丝绸出口衰落，直接影响了吴江农村的经济基础。解放后，即使在文革期间，由于创汇的需要，盛泽的几个丝织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维持生产的。到了80年代，丝绸之府才得到复兴，这也表现在吴江外贸的迅速发展。

 这次访问中，在吴江常听到“争取九连冠”的提法。自从1982年算起吴江在江苏省各县中保持了创汇冠军的荣誉，今年是第九年，争取这荣誉还能保持下去。

1982年是吴江外贸收购额突破1亿元大关的年头。1990年达到10亿元，不到10年增加了9倍，这是值得称道的。上面提到的“五条龙”其实都是面向国外市场的，所谓“五龙夺珠”，这颗“珠”指的就是外汇。丝绸这条是老龙，底子厚，不仅带了头，而且是创汇主力。早期吴江出口产品中主要也是丝绸，到1990年在外贸收购额中丝绸还是占一半。在全国真丝丝绸出口总额中吴江一直保持占有六分之一上下的地位。

吴江这几年在开拓外向型企业上是十分积极的。1990年出口创汇的企业已超过200家，包括服装、针织、轻工、工艺、食品、土产等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吴江发展了一批出口创汇的乡镇企业，他们的外贸收购额达6.13亿元，超过全县总额的一半。23个乡镇都有出口产品，有6个镇外贸收购额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有3个镇超过5000万元，其中北厍镇收购额达到1.3亿元。

北厍原是吴江的一个偏僻小镇，由于这一带湖泊纵横，交通不便，到1985年我才初次访问了这个镇。这个镇名里的“厍”，音shè，是个僻字，一般人不易认识。我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常被误刊成“库”字。我初次访问时，这个镇上乡镇企业已开始引人注意。我在《九访江村》里提到过这个镇上的达胜皮鞋厂和吴江绣服厂，作为乡镇企业从初级的作坊型上升为初具现代经营的工厂型的例子。当时的绣服厂已经左右开弓，开拓两个市场，外销产品已占总产的70%。这次我为了参加达胜皮鞋厂的10周年纪念会再去北厍，才知道这个镇已创造了全县创汇冠军的纪录。

达胜皮鞋厂的经理肖水根给我介绍了这个厂的10年经过和他个人的经历。我听来觉得很能说明吴江甚至苏南乡镇企业向外向型发展的道路。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

现在已被选入全国最佳农民企业家前10名的肖水根，今年还只有44岁。16年前是个农村里的小木匠，替人家打家俱、造船、盖房子。因为带了7个学徒承包工程，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处罚，只能回到生产队务农。在生产队里他发现单纯务农，农民的收入总是上不去。于是他牵头办了个布伞厂，利润不大，又办了个皮件加工厂。从上海请来了一位老师傅，开始生产女用高跟鞋。在农村里办企业，向上海引进技术，这两手使他开了窍，走上成为农民企业家的道路。70年代在农村里办企业阻力是很大的。他几次受打击，被撤职，直到1981年才在公社里重新办起了一个皮鞋厂。那时只有18个工人，向北厍中学借用了几间宿舍，赊欠了一些合成革作原料，公社给他拨了三千元，向银行贷款3万元，在那位上海老师傅指导下，由职工自带脚踏缝纫机开始生产，艰苦创业。到1987年才立定脚跟，那年总值达到了2000万元。此后企业兴旺了起来，1990年总产值达到5000万元，4年增长了近20倍，产品中有40%销往国外，创汇1000万美元。

这个厂的兴旺主要是靠狠抓管理、引进技术和开拓市场。管理上经过多次改革，现已全部实行计件制，最终产品正品率达到99.3%。在开辟市场上也经过一番周折。他们出产的女用高跟鞋必须在城市里找顾客。他们是乡下人，只有硬着头皮到上海皮鞋店门前摆地摊。开始时到处遭到阻拦驱逐，总算有一家看上了他们的货色质量不差，就让他们进店销售，抽头分利，从此打开了销货窗口，近几年他们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和苏州建立了四家工商联营企业，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35处销货专柜和58家比较固定的客户。这个销货网络消化了总产量的80%以上。他们从来没有积压产品，被称为“没有成品仓库的工厂。”

他们的国外市场，也是靠硬工夫开拓出来的，1987年有个外商亟需定货，期短量大，其他皮鞋厂承包不下。肖水根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发动工人加班加点，在两个星期里赶制出几万双皮鞋，到期交货，赢得了信用。从此定单源源而来。从出品产品挣得了外汇，有经济实力引进先进的生产线，改进技术，提高质量，扩大生产。我在1985年访问该厂时见到的还全部是手工作业，用木楦敲钉制鞋，而这次见到的已是引进的生产线，机械化流水作业，生产率大大地提高了。他们计划从今年起引进七条生产线，到后年原有老设备全部改造完，年产皮鞋可达到240万双。为了开拓国外市场，他们在1988年和港商合资成立了维克特有限公司。最近又同美商商定，在墨西哥设立皮鞋组装厂，在南美加工直接进入欧美市场。

达胜皮鞋厂闯出了吴江乡镇企业的一条新路子，那就是用外地原料加工成商品投入外地市场。我说这是条新路子，因为吴江的乡镇工业原是从本地农副业基础上发生的。他最初的阶段是“三就地”即，原料，加工，市场都以本地为主。随后开拓市场，不再限于本地。工业发展后，本地原料已供不应求，于是向外地引进原料。吴江丝绸业现在已达到这个阶段。达胜皮鞋厂的原料一上来就是靠外地供应的，是两头在外的企业。这条新路子使吴江产业结构的空间得以扩大，不再受限于那些传统企业的老框框了。我们在达胜皮鞋厂的事例里看到加工这一个环节也将延伸出“就地”的限制，直到国外去建立组装分厂。这是条乡镇企业的新路子，把“三就地”改变成“三跨区”，扩大了横向联系的范围，乡镇企业发展的前途更宽阔了。

六、横向联系的经济网络

达胜皮鞋厂的经历还表明了象吴江这样的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除了内发的因素外，外联的关系也很重要。加工工业不能离开工艺技术，皮鞋厂要有人会制鞋。可是农民原本是不会做皮鞋的，所以把技术送下乡的上海师傅是在农村能开办皮鞋厂的契机。从这方面来看，乡镇企业可说是城市工业向农村的扩散。从乡镇的立场来说要发展工业必须有城市作依托。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城乡联系的事实大多是偶然的结合，后来才逐步有意识和有组织地予以加强，从技术、管理、融资、市场多方面把城乡企业结成相互不能分离的关系，出现了日趋壮大的横向联营和城乡一体化。

我在以前写的几篇有关吴江乡镇企业的文章里已提到过平望的缝纫机制造厂。在八十年代初期，这个镇由于有公路通上海，承包了上海缝纫机厂部分翻砂铸件的业务，逐步发展成为上海厂制造零件，随后联营成了上海厂的分厂，在平望生产的缝纫机用上海厂的老牌子销售全国。很清楚这是个上海工业扩散的过程。上海工厂在平望制造零件，是因为平望的土地和劳力都较上海便宜，可以降低成本，何乐不为。这种由大城市提供原料、技术、销售并协助经营的联营方式在吴江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84年以来，吴江就鼓励和支持这种联营方式，给予政策上的优惠。目前全县与大中城市的大中型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实行联营的企业，列入正式统计表上的有260多个，联营项目有330多个，工业产值估计达7亿元，占全县乡镇工业总产值的20%以上。其中与上海联营的占54%。实践证明，横向联营这种形式宛如给乡镇企业安上一根发条，上速度、上规模、上水平，得益匪浅。

吴江依靠横向联营使许多过去比较落后的镇在这几年里蓬勃发展了起来。我这次去访问的芦墟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芦墟过去比北厍更偏僻，在我幼年时被视为“化外之区”。它东靠上海，距离很近，只是被湖荡阻隔，交通不便，经济往来很少。1981年农副工总产值只有2800万元。近年来开通了公路，一变而为上海的近水楼台。1990年总产值达到2.8亿元，10年里增加9倍。乡镇办的企业总数有25家，其中有9家较大的企业都是和上海工厂联营的，有4家是合资企业。1988年开始生产出口产品，1990年创汇3400万元，在吴江仅次于北厍、盛泽和震泽。

我在芦墟参观了一个电缆厂，这是个依靠和上海横向联营发展起来的例子。1977年创办时只有平房三间，借贷了1万元作资本，生产眼药水瓶、蓄电池夹板和民用护套电线，是个简易的小作坊。1985年接上了上海电缆厂关系，由上海厂投资20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生产可供800门电话通讯的高功能电缆。其后几年正值各大城市大搞基建，改进通信设备，这项产品成了热门货。现在这个厂已发展到年产3000万元的规模了。他们说这是“小船靠大船”的好办法。

记得在提出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时，我曾经引用访问吴江时听到当地干部的话说：“吴江与上海官方没有多少来往，这里的乡镇企业和上海民间倒是难舍难分。有的已经私订终身，就待拿到证件，明媒正娶了。”这里所说的难舍难分就是指事实上企业间密切的横向联系，在长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网络。也就是说长江三角洲事实上业已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经济开发区，如果得到国家承认，给予相应的发展政策，这个经济开发区步可以发展得更顺利，更迅速。保证这地区在今后十年里，生产力再翻一番，带动全国实现小康经济。我这次吴江之行更加强了我这种看法。

我在写这篇《吴江行》时，回溯了故乡10年的变化。这是我们祖国在这不平常的10年中的一个镜头。它给了我安慰，也给了我勇气。我的故乡父老兄弟没有辜负这大好年头，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我相信是结实的；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入了千家万户，它会生长，它会结果。再有10年，就进入21世纪了。尽管我不一定能再写“吴江行”，我的故乡一定会更美好，更可爱。这不是梦想，应当是故乡人的共同信念。信念会带来力量——创造的力量，前进的力量。

